
冬天的傍晚，金色阳光洒满了黄
柏山一望无际的群山。那笔直的水杉
树很不情愿地脱下浓绿的盛装，在寒
风中挺立着身姿，向人们展示她那从
不弯曲的个性。

此时，在长竹园乡土门坳南面的
山顶上，一位老人正在给水杉树除
草。他一会儿瞅瞅他身后那高大的水
杉树，一会儿又弯腰割草。

当地朋友告诉我，那是德顺老汉，
是林场的一个老党员，今年76岁了，退
休闲不住。20世纪90年代初，他唯一
的儿子为了扑灭山火牺牲了。老伴前
几年也去世了。他本来有退休金，不用
劳动也可以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可是
他放不下这一片水杉树的防火工作。
他思念儿子，他儿子的坟墓就在这座
山上。他每天上山一是护林、除草，二
是来看看儿子，和儿子说说话......

我好奇，让朋友们在亭子里休息
一会儿，我拿着相机向山上爬去。

我气喘吁吁地来到德顺老汉面前
的时候，老人家正在用一条毛巾在擦
墓碑。

“老人家，你好！”我朝他喊一声。

老汉回头看了看我，把毛巾放在
墓碑上，向我走来。

他那古铜色的脸上，一双铜铃般
的眼睛黯然无光。脸上布满了皱纹，
好像记录了许多往事。有些弯曲的身
体在寒风中显得单薄。

他目光迷离地看着我身上挎的相
机说：“你不会是记者吧？上一次市里
有个记者把我上了报纸，林场又给我
开一个表彰会！我没有那么玄乎。”

“我不是记者，是旅游的。”我掏出
一支烟给他，他连连摆手说：“这里是
禁火区，严禁烟火！”

“你刚才擦这个墓碑是？”
德顺老汉说：“这是我儿子（冬

子），30多年前的元宵节，有人上坟烧
纸，引燃了大火。当时冬子当兵回来
探亲，在扑灭大火时死了……”

德顺老汉沉默一会儿接着说：“这
一大片山林是我负责的，这几年杉树
供不应求。如果冬子还在，哎！这是
他最喜欢这一片山林，我要把这些杂
草全部砍掉，免得起火。”

德顺老汉有些激动，他在地上拿
起水壶，咕嘟咕嘟喝几口水说：“冬子

虽然不在了，但我有退休金，我的生活
很富裕，趁现在还能动，我要把这里的
水杉树都补齐，杂草都割掉。也许明
年我干不动了！人总是要死的，我要
和冬子躺在一起看护着这些树林，听
着山上的鸟语，闻着山里花香，看着这
美丽的晚霞！”

他说得很平静静，好比晶莹的雪花
一片片落下来。我心里一阵酸，深感
老人思念儿子的的心情，也深感一个共
产党员的坚强！

于是我说：“老人家！你要保重身
体！我给你拍一张照片？”

他摆手说：“不要拍，我怕你又放
在报纸上了，我是个平凡人，哪有那
么多要宣传的。再说，这都是我应
该做的......”

我本来想和德顺老汉聊聊他儿子
的英雄事迹，朋友打电话催我了，我只
好和德顺老汉握手告辞。

朋友告诉我，德顺老汉十几年前
是市人大代表、省林业劳动模范、林场
先进工作者，曾获得“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几十年来，经他栽的杉树就有
几十万株，而且棵棵成活。他省吃俭

用还帮助过土门坳村两名困难学生上生上
了大学。

他的事迹被市电视台和视台和县电视台
报道好几次，好多报纸都刊登过他的
照片和事迹。

上个月他检查患了肝了肝癌，在医院
住了两天就跑回来跑回来了。林场党委多次
劝他治他治疗、休息。他说,我的身体我知
道.....

听到这里到这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难怪他说，也许明年我干不动了。原
来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拿起拿起相机想给山顶的德顺老汉
拍一张照片张照片，哪怕是一张模糊不清的
照片。

此刻，太阳正在下山，满山的杉树
都笼罩在金色阳光里，我用相机仔细
地搜索德顺老汉，根本看不到他。也
许他正在弯腰割草，也许他坐在儿子
的坟墓前正在和儿子聊天……

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我仿佛看
到了德顺老汉在寒风中抚摸着那一
颗颗笔直的水杉树。冬日的晚霞正
照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那一抹晚
霞最美！

责编：程 云 审读：陈 艳

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08 灌河源商城时报商城时报[[ ]]

总编室：6203145 记者部：6201407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信市监广发[2019]003号 发行：全市各县（区）邮政局、乡（镇）邮政所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信阳市浉河区金牛山产业集聚区印刷物流园 月价：23元

商 城

拾 零 那一抹晚霞最美
李少军

“八八九九”这个词我得先解释一
下。我先生他们共爷的堂兄弟有 10
个，姐妹有 10 个。八八，就是兄弟中
排行老八的奎芳哥；九九就是我先生
俊芳，他排行老九。他们属“芳”字辈，
因此他们兄弟姐妹起名字时，名字中
都是“芳”字落脚。这么多兄弟姐妹，
当年的爷奶儿孙满堂，该多高兴多幸
福啊！

我跟彬彬是发小同学，上学期间
我俩很投缘，是闺蜜。后来长大成人，
我跟彬彬都嫁到了熊家，她嫁给了八
哥奎芳，我跟老九俊芳成了一家，我俩
顺理成章地成了妯娌。因为我们是好
朋友，关系自然与别个熊家媳妇不
同。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可
以互相打趣、吐槽，随便得很。八哥的
母亲，我叫大娘，她生前看着我们跟彬
彬关系非常好，曾亲切地以“八姐九

妹”来称呼我俩。记得在老家时，逢年
过节都回要小武畈湾子中的老家，我
们四个玩到一起，疯在一处。一起打
扑克，一起聊天说说笑笑。

后来，八哥独自南下广东打工，
后来凭着自己的实力、技术和人品赢
得人心，带着一帮家乡的小兄弟们
在广东清远建筑工地行业占有一席
之地。八哥在清远已经干 20 多年
了，现在小有成就。老家有房子，县
城有房子，也有车。由于要照看一
双儿女，彬彬在家带着一双儿女生
活。儿女都聪明争气，前几年双双
考上大学，现在女儿已有了自己的
小家，儿子也大学毕业，现在上海工
作。彬彬自然放松下来，便到广东照
顾八哥的生活了。

彬彬来广东四五年了。平时我们
都各忙各的，虽说开平离清远比较近，
但是种种原因一直没见面，八九兄弟
俩更是八九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彼此
之间都很牵挂。上个月的某一天，彬
彬说他们开车来开平，我高兴万分，结
果八哥临时有工程项目要洽谈，来开
平计划落空，直到7月16号他们才来
开平。

他们当天中午11点多到开平，见
面后兄弟俩都非常高兴。情不自禁
地回忆起小时候一些调皮淘气的往
事。他们夏天时整天都漂在河里游
泳，摸鱼抓虾，或上山砍柴，或到竹园
刨竹笋，或到对面山上打枣、摘柿子
等等。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先生讲

到他小学时逃学不成，被做教师的二
姐抓住，他很生气就在上学的地面路
上，用粉笔写：“打倒熊某某”几个大
字。他自己笑着说：“那时候在地上
写上这几个字，就像打击报复了一
样，大快人心。现在回想，真是又好
笑又好气又不懂事。”他们畅所欲言，
说了很多很多小时候的事。随便聊
聊，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中
午一点钟了，估计外面酒店都打烊
了，只好在家煮饺子吃。

吃罢饭，我们就去立园看开平碉
楼与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世界文
化遗产，凡是来开平的亲们，时间允许
我们都会带上亲人去看看。我们四个
在立园前后转了一圈，左看看右看看，
收获不少。从立园出来，我们又去了
赤坎古镇逛逛。

7 月 18 号，我们从开平出发跟随
奎芳彬彬去清远再看看其他亲人。中
午佛山亲戚吴方军热情招待，下午四
点从佛山直奔清远。下午六点多钟到
目的地。晚间看到了熊家大哥的儿子
作昌侄儿，吃饭聊天时间过得很快。
夜晚在彬彬安排的饭店住宿。我出门
在外，老是择床睡不好，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幸好精神还好。早晨起来，他
就跟八姐荣芳和泽银老爹联系。一会
儿他们都来到彬彬处了。亲人在外地
相见，格外亲切，我们坐在家里聊天，
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中午奎芳
彬彬请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色香味俱
全的清远大餐。

吃罢午饭继续聊天，或小憩一会
儿。下午三点钟，我们从清远出发回
开平。路途中，一辆小车停在路中，发
现时已经很近了，幸好往右拐避开了
一次险情。当时吓得我心惊肉跳，要
是没有避开就是一个追尾事故，真是
吉星高照。在水口下高速，结果走错
道，走到拐弯道上、一错再错，再回头
塞车厉害，一个水口走走停停居然一
个小时，回到家已7点多钟了。

改革开放后，娘家和婆家的亲
人，大多陆陆续续从老家走出来，远
离家乡、远离亲人在外辛苦打拼，为
了美好的生活努力着，奋斗着，都不
容易。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
子兵。血浓于水，亲情不在乎距离的
远近、时间的流逝。没想到几个亲人
若干年后在广东清远相聚，这是年轻
时候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快乐的时
光，总是很短暂。

这次亲人短暂相见相聚，格外开
心，有说不完的话。祝福大家在外好
好工作，努力挣钱，保重身体，平平安
安，一切顺利。

八八九九相聚
张 治


